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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连彬 ,1960年 11月 2 日生于哈尔滨。197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

院中国画系，1982年毕业。曾任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黑龙江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人大常委。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创作研究部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全国青联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画学会理事，上海中国画

院特聘画师。作品曾获“全国庆祝建军 60 周年美展”金奖、“中国首

届工笔山水画展”金叉奖、“全国首届山水画展”铜奖、“第八届全

国美展”“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中

国画坛百杰”，曾获“徐悲鸿美术奖”“黄宾虹奖”。2004年被评为“黑

龙江省德艺双馨艺术家”。曾举办6次个人画展，出版17本个人画集。

纪连彬 
JI LIANBIN

艺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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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纪连彬绘画中的精神家园

文/陈春晓

初读纪连彬先生的作品，即被其画面所传达出的那种宗教

般的虔诚，那种质朴、纯真的精神所感动，被作者所表现出的

那种博大胸襟，以及与天地万物同在的豪迈气概所震撼。随之

也就明白了作者为何能在人才辈出、名家纷呈的当代中国水墨

人物画坛占据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对客观物象自然

属性的描绘，而以其所渗透出的文化的深刻性、思想的纯净性

和精神的崇高性感动世人，为世人所折服。

众所周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 80年代，中国画坛经历

了一个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风情特别关注的时期，对少数民族

特别是对西藏地区的关注，一度成为中国画坛上的“热点”。

很多艺术家纷纷远赴西藏，创作出了一批批为世人所瞩目的优

美画卷。无论是早期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的《负水者》、董希

文先生的《春到西藏》《放牧》、叶浅予先生的《西藏舞姿》；

还是 20世纪 80年代轰动一时且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力的陈丹青

先生的《西藏组画》等等，一幅幅巨作无一不是中国绘画史上

的“亮点”。如果说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对国家文化建设，与民族融合政策的响应和 80 年代

初期新文化复兴倾向的指引——使艺术家在创作中高扬现实主

义理想，追求艺术形式美，少数民族题材无疑为这一类型的创

作提供了最好的现实生活素材和表现方式。

进入 90年代之后，特别是以 80年代中期发生的“八五美

术思潮”为中介，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

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文化涵盖面的拓宽和文化多重性的兼容，

少数民族题材表现有所削弱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和

更高的要求。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中国原先以农业

生产为主的经营模式逐渐向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模式转化。宁

静、幽美、舒适、安逸的“田园式”乡村生活逐渐被机器轰鸣、

高楼林立的混凝土建筑所取代。“在日渐矫饰的城市里，人的

欲望不断膨胀，机械的胜利带来了精神的扭曲和异化。压抑、

孤寂、冷漠是城市的影子，在轰隆隆的机器喧闹的噪声里，都

市已经没有诗意”，于是，“逃避城市，回归自然的绿色梦想

成为都市群落的精神渴望和心灵慰藉”。在这种环境影响下，

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又重新上升为画坛上的热点。而西藏这

块没有都市喧嚣，没有利益纷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神圣土地，

无疑又成为了画家心中理想的家园。

但是，在这种“赶潮流”或者“赶时髦”中，又存在一个

危险，即人们很容易为少数民族地区所独有的奇异的自然景观、

迥异的生活习俗和奇特的服饰装扮所吸引，也就是说创作者手

下之笔很容易陷入以“游者”或“他者”眼光记录客观物象真

实面貌的“再现”之中，而忽视了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指向、

审美情感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率先突破

这一障碍，谁就取得了成功的砝码。对于这一点，纪连彬先生

无疑有其独到的见解，“我所关注的是西藏人民对宗教那种割

舍不了的虔诚，因为有宗教的神圣和民族精神的纯净性，才使

西藏成为自然纯净的灵光之地和神秘的圣土，这种创作冲动变

成了我的原始激情”。也就是说，作者并非迷恋于西藏奇异的

自然景色，而是受自己那颗蠢蠢欲动的心灵的牵引来到于此，

作者并非要表现西藏之美丽景色，而是挖掘出西藏的魅力所在。

更准确一些，则是作者要借助于西藏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之态和

质朴之心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很显然，

这里的“西藏”已非限于自然景色，地理位置上的西藏了，而

是由人的情感——宗教的神圣性和民族精神的纯净性所包含的

西藏，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震撼、情感上的共鸣，才使纪连彬先

生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此。毕竟，仅限于自然

景色描绘的艺术创作，很快便会陷入枯竭的境地，而一旦深入

到人的灵魂和心灵驻足地，艺术便具备了“鲜活”的生命、蓬

勃向上的气息。基于此，我们与其说是西藏迷人的景色成就了

纪连彬的艺术生涯，倒不如说是纪连彬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先

见般的创作理念使西藏这块迷人的土地，从文化深处散发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纪连彬的作品既是离现实最远的，又是距作者

心灵最近的。

纪连彬是一位很有灵气的画家，然而其每一幅作品所散发

高原行旅图  31cm×136cm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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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精神气息，又不仅仅是“灵气”一词所能囊括的。在我看

来，更多的是作者生命体验与艺术里程的交融碰撞所产生的“生

命”火花，更多地寄注着作者心路历程的苦涩思考和沉重记忆。

在纪连彬先生精神家园的寻觅之旅中，飘忽不定、盘旋升腾的

祥云无疑承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思绪、情感好像可以随时

随着流动的云朵而升腾、翻转、消逝；或远，或近，不着边际，

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作者内心所承载的那无以复加的深

沉的情感、那流动而跳跃的思绪无疑在这里找到了“知音”，

找到了寄托。云纹的大量使用，在作者的笔下已不再是对“天

上之云”的客观写照，而是承载着作者自身对自然现象的观念

认识和情感态度，是“心物合一”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心中

之云”的表达。云纹，作为一种装饰纹样，一种造形母题，在

作者的精神世界中被给予了一种主观意愿，赋予了一种“意象”

色彩。云乃祥瑞之气，“云者，天地之本也”，我想，这与几

千年来一直被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或本体论的高度加以

阐释的气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

高原  68cm×68cm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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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向来被人赋予柔和之气，因其灵动的姿态、吉祥富贵

的寓意而为世人喜爱。但纪连彬先生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

赋予其新的内涵：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云纹灵动多变、富贵吉

祥的寓意，再附以藤黄、蓝青等亮丽色彩，使其更具神圣性与

辉煌性，并与传统的墨色相映照，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力；

另一方面，作者又一改过去柔和的笔触，以豪放、粗犷的线条

不断勾勒，使其更具力度和体积感，与天、地之广袤，雪域高

原之圣洁相呼应，使作品在当代意义上彰显出一种“原始主义”

的韵味。在纪连彬先生的作品中，大量团块似的、飘忽不定的

藤黄色云团充斥画面，使原先画面中所传达出的宁静祥和之气

又凸显出一种张力：宁静与跳动、原始与现代、文明与蒙昧等

一组组矛盾对立的综合体在这里达到了和谐。

中国画历来重视以线造型，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之后，受

西方素描造型体系的影响，更加注重其严谨性与科学性，使线

条逐渐呈现僵硬之感。纪连彬先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自己

的目光投入到传统文化的瑰宝中重新找寻，无论是人物衣袍的

线性描绘，还是云团轮廓的勾勒，都体现出一种淳朴天然的生

命气息与活力。

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到现在，已与过去有了迥异的差

别。面对新环境下的新景物、新器具、新服饰、新装扮、新的

人群关系以及新的审美心态，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法语言

也必然随之产生变化：一是技法上，融入西方绘画中的表现性

因素，使其在不失传统本色的基础上具备现代性；一是观念上，

传达出当代人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特征。而这两方面的变革都是

脱胎于传统的。“新水墨画不但是材料与语言技法的变化，更

重要的是水墨观念、艺术理念的转变。中国画的困境正是画家

自身的困惑，对传统而言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在这一点上，

纪连彬先生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

纪连彬先生的作品在原始主义韵味的基础上，又极具当代性。

这不仅可以从上面所述的对云团“意象性”色彩的表现性描绘

看出，也可以从其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看出，具体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主人公形象的“夸张性”描绘。在纪连彬的笔下，主

体人物的形象可以与天、地并立——脚踩地、头顶天，可以飘

拂于云端，一切的景物都服从于情感的分配，这无疑是对西方

现代艺术中“表现性”因素的借鉴；另一方面，显现于云端的人

们朝拜的对象，仅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形体，使其抽象化，但人们

朝拜时的虔诚心态却并未因之逊色，这是因为朝拜的对象——神

灵，已深入人的内心之中，对灵魂本体的追寻、对灵魂深处的

净化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山光、云影、人物、神灵都被作

者幻化成了一种理念——通过画面，把人的尊严，把真、善、美，

把一种理想化的美找寻回来，传统笔墨的时代性转化在纪连彬

的画面中得以成功展现。

纪连彬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坛的中坚力量，正以

其不断执着进取的探索精神，先决的艺术理念、先见般的卓识

演绎着自己的梦想，诠释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挚爱。

其在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坛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所做

出的探索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在之后的艺术历程中也必将攀

上新的高峰。对纪连彬先生的绘画成就我们做如是观。

兴安冬牧图  68cm×136cm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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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梦中醒来，又被梦境所诱惑，于是重新去寻找。在日

渐矫饰的城市里，欲望的膨胀、机械的胜利带来了精神的扭曲

和异化。压抑、孤寂、冷漠是城市的影子，在轰隆隆的机器喧

闹的噪声中，都市已经没有诗意，思想与心中的激情撞击混凝

土冰冷的墙面，撞击反弹为怒吼冲上夜空的云端化为灿烂。都

市物质制造幸福的假象，自然的歌声逐渐离我们远去。鸟儿习

惯了囚笼，忘记了飞行，浓烟掩盖了彩虹，天雨变为洗涤城市

的眼泪，冬雪已不凝结玉白，洗洗弄脏的云朵还一个晴朗的天空。

逃避城市回归自然的绿色梦想正是都市群落的精神渴望和心灵

慰藉。

人与自然的关系衍化的生命意蕴是我创作的主题，眼中世

界与心中的世界、现实与梦想使我选择了对自然艺术的再造，

外部世界潜入自我的心象世界，在自然真实与内在真实，心灵

与自然之间幻化的新自然与新空间中物我交融，自由地表述心

灵的真实。

一个身影伫立在大地上，岁月的年轮剥落了躯体坚实的肌

肉，对土地的依傍凝固了耕耘荒原的老犁，守望着希望。对土

地之恋是人类原始而永恒不变的情感。我的心音在寻觅土地的

回声，引导我回到土地与冰雪之间，当我行进在被夜拥抱的黑

土地的旷野里，原野恢宏而悲怆的气氛使我战栗。我喜欢夜在

黑色的空间里，生命没有了修饰和伪装，大地与夜空充满了生

命的隐秘，千万精灵挣破冻土而出，我全身心的细胞感知向你

悄然涌来，在虚空中歌唱。我“心的眼”睁得明亮，我身体的

另一部飘出潜入土地的柔软中，慢慢地无声地复归，我重新苏

醒。夜云的舞蹈，大地吸吮阳光，燃烧的季节，米香草馨的陶醉，

心在大自然中悸动。大空间的孤寂，生命更能体验自身，这是

生命的幻象，正如冰雪覆盖下不是死亡而是沉睡，生命是个轮回，

死亡与再生的永恒。土地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归宿。所有被土地

养育和滋润的生灵都抑不住土地的召唤，她是母亲慈爱的象征，

翻看北方黑与白的大地画卷，她是敦厚而盈满的灵性，展示万

物雄浑的生命交响。

幻化是心灵的自由，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是我内心的

感知。想象与意象的综合，是心灵的造境过程，是情感和生命

意蕴的表述，是对现实的变化。异化，是量对质的转换。它是

产生多变性、多视角冲破空间与物象的局限而达到的一种自由

方式，是一种语言、媒体、样式，是理念与非理性的双重置用。

它是一种自我表达，自然的声音与我的心灵同声共振，激发新

的创造性的想象。它是空间与空间的对抗到分离，融合到和谐，

是物象从局限到心象的无限升华，是心象色彩、多维空间，“易

貌分形”的变化组合。

水墨是幻化的艺术，在水与墨的交融中聚散分合，变化中

产生形象，幻化的笔墨充满了偶然性的气韵，带来创造的快感。

幻化的自然正是我心象的幻化一部分，幻化是对新生命形

象意蕴的阐释，它引导我们发现未知。

水墨画只是媒介而非规范的艺术，水墨的语言是充满悟性

与灵性的，水墨的精神即是人格的精神。

当下中国画坛令人眼花缭乱，人们陷入无奈的困惑。没有

哪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画像 20世纪末的中国画带有强烈的实验

性。对祖先、时代、自我的认识，反思与发现，回顾与前瞻，

探求新的领域，是每个国画家的使命。我们太多从学院的课堂

上学会标准笔墨样式，或以矫情来迎合商品市场的趣味。从神

圣的殿堂落入世俗消费文化中，变为旅游区工艺品店的“货物”，

或居家墙上的摆设，这是它的悲剧。

新水墨画不单是材料与语言技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水墨

观念、艺术观念的改变。中国画的困境正是画家自身的困惑，

对传统而言不是否定而是超越。新水墨画随时间的失衡也将变

为传统的一部分，现代中国画或水墨画的继承性要以它全新的

形象加以创造性的阐释。时代的召唤，你的前行别无选择。

我的作品大多表现自然中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谐，梦幻

与现实的冲突，生命的祥和，崇高与力量。我以线来完成画面

造型，线造型是中国画艺术的手段和特征。心象“用线条散步”，

像一种情思慢慢地织满画面，用线捆扎物象营造意蕴，构成视

觉的张力与精神，使画面呼吸。人物是一座山、一棵树、一朵云；

人物与空间相融一体，从复杂到单纯，从无序到有序的组合构

成。线的力度，笔与墨，光与色，虚与实，松与散，感觉的深化，

内在的结构，组成整体的团体，不讲究线的科学性，而求线的

表情的心象表现性的直白。正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石刻艺术、

民间艺术中的纯朴天然的线以生命朝气在启迪我。

人物具体形象的细致刻画已无意义，在我的画面上只是一

个情感的心象符号，它是人物山水一体融合的形式。

画面的光感是韵律节奏，色彩是心象色彩非客观的运用，

光感不是视觉直观而是内心之光的设计。

线的粗糙感与过于精致的画面相比，粗糙是一种生命质朴

与活力的体现。

心象的幻化催动我去创造。

心象的幻化

文／纪连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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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梦  98cm×88cm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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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影

北
方
冬
之
幻
象  200cm×

120cm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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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云  240cm×

125cm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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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云  97cm×88cm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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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气  97cm×88cm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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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68cm×136cm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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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2004 印度洋祭  97cm×88cm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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